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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卡（Thangka）一词，字面意思为：“平坦、

展开、广阔”等多层含义。后人对此作出多种解释，

《藏汉大辞典》对唐卡的解释是：“卷轴画，画有图

像的布或纸，可用轴卷成一束者。”[1]《西藏历史文

化辞典》中的解释是：“唐卡指流行于藏区的一种

宗教卷轴画，通常绘于布帛与丝绢之上，是西藏地

方绘画的主要形式之一。”[2]

唐卡的种类很多，主要划分为“国唐”和“止

唐”两大类。国唐包括刺绣、堆绣、贴绣、缂丝、

织锦等丝绸类唐卡。“止唐”主要指绘在布或绢上

的唐卡。还有一种木版单色印刷后再填色的唐卡，

但传世量不多。唐卡，作为传播宗教文化的一种载

体，作为西藏绘画艺术中的独立门类，主要是悬挂

于寺院佛殿、民舍经堂，供佛徒香客顶礼膜拜、修

行观想。千百年来，随着历史的变迁、宗教的发展

而五光十色，并以其庞大的内容体系，独特的艺术

形式而著称于世。成为全人类绝无仅有的艺术种

类，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全人类共同拥有的

珍贵文化财富。

一、吐蕃王朝时期（7— 9 世纪）

西藏绘画艺术源远流长，据藏史记载，早在两

千多年前的雍布拉康宫殿（母子殿）墙面上就绘有

西藏唐卡
的历史沿革和艺术特色

壁画。在公元七世纪，吐蕃王朝崛起，第三十三代

藏王松赞干布统一西藏，与尼泊尔赤尊公主和唐文

成公主联姻，文成公主进藏带有释迦牟尼佛像、三

百六十卷经典、营造工巧著作六十种。”[3]特别值得

一提的是松赞干布的御前大臣吞弥·桑布扎，他根

据梵文字母创造了藏文。以及西藏“七觉士”前往

印度学习并带回大量的佛教梵文经典,[4] 从而印度

及其邻国文化和各种工巧技艺开始传入西藏。在修

建大昭寺时“召至甚多尼泊尔之巧善工匠所建筑

者。”[5] 现在大昭寺的梁柱门楣上，二楼回廊壁画

上，至今还能看到当时的作品。另外在青海郭里木

出土的吐蕃墓棺板画，[6] 绘有“吐蕃赞普的生平，

贵州生活的场面”， 其风格带有浓郁的中原画风，

而在档头所绘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及花

草装饰则是汉式造像基础上带有明显的中亚、西亚

艺术特色。对认识吐蕃早期绘画艺术另一个重大发

现便是在古代沙洲，敦煌莫高窟的洞窟中关于吐蕃

内容的作品，在敦煌莫高窟第159号洞窟东壁南侧

便绘制着《吐蕃赞普礼佛图》，这与“804 年凿刻

在藏东昌都丹玛岩的摩崖石刻在造型和内容上都有

明显的一致性”，其中的大日如来基本形态及背光，

与西藏吐蕃绘画一脉相承。

这里最为要紧的是在1900年打开的敦煌17窟

的藏经洞，里面藏有相当数量的古代帛画、纸画及

西藏唐卡

叶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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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文写本，其中西藏吐蕃绘画同一时期的约数十

副，有帛、麻、纸三种材质，在内容上多为各类佛

像、菩萨像。在艺术风格上，第一类画在麻布上，

为印度、尼泊尔式的佛像，“是一种外借的形式”；

第二类呈竖条形的帛画，带着较多的葬式特色，如

大英博物馆第53号作品，“莲花手金刚”头戴三叶

冠，上身坦露，戴项圈与臂钏，穿横向网纹的紧身

裙，二腿直立与莲台上；第三类为多种艺术的综

合，将吐蕃和中原的绘画风格进入一个画面，其典

型例子就是斯坦因藏品中的第32 号作品“千手千

眼观音坛城”，在这幅大型唐中期绢画中，画面上

方药师佛居中，左右为二位肋侍菩萨。下面画有骑

大象的普贤菩萨和骑狮子的文殊菩萨。从服装配饰

到莲花宝座都各不相同，表现出迥然不同的地域特

色和文化走向。值得重视的是画面上的藏汉文二文

题记：“龙年[7]⋯⋯僧人白央为身体康健和作回向

功德（利益所有众生），而创作下列组画⋯⋯，[8] 这

说明绘制年代正是吐蕃时期，同时证明以白央为代

表的藏族画师对西藏早期绘画的介入和参与。

唐卡艺术，作为藏文史料记载的正式出现，我

们只能在五世达赖所著的《释迦佛像记·水晶宝

镜》一书中看到这样一段话：“法王松赞干布用自

己的鼻血绘了一幅白拉姆女神像，后来蔡巴万户

长时期的果竹西活佛在塑白拉姆女神像时，作为

装藏放在神像里了。”[9] 在这里没有涉及到绘画的

材质、形制和“唐卡”这一词汇，即使记录数实也

不能成为唐卡，而只能被客观的成为“可移动的神

像绘画”。

关于“唐卡”这一词汇出现的最早史料，是在

12 世纪左右成书的藏文典籍《巴协》中队桑耶寺

[10]建筑的描述：“所有塑像都与密乘所说相符。总

共有塑像七十九尊，经部续部的传承画像十四部、

柱子一千零二、大门三十六、小门四十二、大梯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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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主尊为绿度母，身绿色，手持两朵青莲花，是

观音菩萨的化身，是密教观音部的佛母。供奉绿

度母能摆脱八种恐惧，即能解除狮、象、火、蛇、

水、牢狱、贼、非人等八种苦难，所以也称为救

八难度母。“度母”意思是救度一切众生的佛母。

绿度母为二十一度母的主尊，“绿度母咒”也是二

十一度母的根本咒。

绿度母一共有二十一尊化身，简称“二十一度

母”，除主尊绿度母外，其他的二十尊为：1、救

灾难度母；2、救地难度母；3、救水难度母；4、

救火灾度母；5、救风灾度母；6、增福慧度母；7、

救天灾度母；8、救兵灾度母；9、救狱难度母；10、

救盗难度母；11、增权威度母；12、救魔难度母；

13、救畜难度母；14、救兽难度母；15、救毒难

度母；16、伏魔度母；17、药王度母；18、长寿

度母；19、宝源度母；20、如意度母。度母是根

据身体的颜色、标识、姿态不同而识别的。

藏传佛教中流传最广的是绿度母和白度母，绿度

母因为全身绿色，而称为“绿度母”。

二十一度母（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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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钟八、大丝缎唐卡三⋯⋯”意大利藏学家杜齐在

《西藏画卷》一书中认为西藏唐卡是源于印度古老

的说唱挂图帕达（pad a），在形式上，杜齐认为

借用了这种古老的印度布画，杜齐是这样说的：

“印度的绘画pada，尼泊尔称为prabba，便是

西藏唐卡的模范式样。画在薄纸上，带有神学意义

的图像，就像唐卡一样，表现神像或是圣人的传

记，在寺庙殿堂里给朝圣者们观想和解释的一样，

代表着使人崇拜的神像，及他的胁侍和他的天

国”。如根据属实，也说明印度绘画的传播及西藏

可移动的佛画艺术的出现。而作为“唐卡”一词，

首次出现于文献是在成书于12 世纪左右的关于桑

耶寺志的藏文典籍《巴协》一书中“所有塑像都与

密乘所说相符。总共有塑像七十九尊，经部续部的

传承画像十四部、柱子一千零二、大门三十六、小

门四十二、大梯六、大钟八、大丝缎唐卡三⋯⋯”

[11]，书中所提到的“大丝缎唐卡三”，为我们提供

了“唐卡” 现有的文字依据，我们才可断定唐卡唐

卡这一形式在公元12 世纪以前就已经成型，并广

为传播。虽然《巴协》书中记载的“三幅大丝缎唐

卡”已不存在，但我们可从同一时期的吐蕃壁画及

敦煌藏经洞里的帛画、布画来对应它的风格，并从

继后的古格城堡中来找寻他的去向。

二、分裂割据时期（10 — 13 世纪）

在吐蕃王朝末期，公元838年，第四十二代赞

普朗达玛进行的灭佛运动，几乎将佛教文化全部

摧毁。吐蕃王朝彻底崩溃，两藏陷入了400余年的

各自为政的分治时期，在安多地区出现了角厮

政权及西夏政权；康巴出现了葱岭政权及嘉绒十

八国等诸多地方小政权；以及藏中益两坚赞王政

权：而吐蕃后裔吉德尼玛衮则溯雅鲁藏布江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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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手是释迦佛说密法时所呈现的形象，也是

释迦佛的秘密化身，所以又叫作秘密主。与观

音、文殊三尊合称为“三族姓尊”，为大势至菩

萨的忿怒化现。金刚手也有多种，此唐卡为早期

造像。此尊为一面二臂三目，身色黑蓝色。右手

执五股金刚上扬，左手当胸结期克印，红色须、

发卷曲向上；上穿狮褂，下着虎皮裙，以璎络等

外八密饰为饰（头冠、耳环、项圈、璎络、臂钏、

手镯、指环、脚钏）；右腿屈，左腿伸，立于熊

熊火光中，火焰以背光边缘呈规则的齿形造型，

以凶忿的相貌显示其护持佛法的威力。

金刚手菩萨把诸佛的法力变化为相貌神，成为

密教之主，为征服黑道党羽，佛陀授记他显为金

刚身。密宗认为，修金刚手法，有无量无边不可

思议之功能。能具足大威权，制服诸魔，消灭一

切地水火风空所生之灾难，一切所求，无不如

愿，临终时直生西方净土。

主尊四周以规整的划分方格，绘以佛、菩萨、高

僧等。

金刚手菩萨 （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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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阿里扎县境内建立了古格王朝。

据《布顿佛教史》记载，“佛教的再兴是在朗

达玛灭佛七十年以后”，[12]史上称此为藏传佛教的

“后弘期”。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在公元1042 年，古

格王益西沃迎请印度高僧阿底峡进藏并住进了离

古格城堡约十公里的托林寺潜心翻译显密经典，

传播密法，召开大法会并创立了噶当教派。同时

“他还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智者，精通雕塑、绘画、利

玛铸像、曼陀罗制作，他的作品很多，除壁画、唐

卡外，在聂塘寺的扯巴拉康，还供有一尊高6 8厘

米，由阿底峡尊者亲自塑制的自塑像。”[13]从而对

藏传佛教的光复和西藏艺术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

的作用，而呈现出“表现内容和形式上的多样化”

的艺术格局。

总的来讲，外来文化占主要地位：在卫藏地区

主要受到尼泊尔艺术的影响，藏东主要受到尼泊

尔、中原风格的影响，藏南主要流行西藏本土艺术

与尼泊尔、中原等不同风格的综合样式。而阿里地

区的绘画特色主要来自印度和克什米尔，史料记载

古格高僧仁钦桑波从克什米尔带回了75 位大师，

“意大利减学家杜齐曾多次论述了仁钦桑波与克什

米尔之间的密切关系”。 [14]在托林寺、塔波寺以及

拉达克境内的仁钦桑波系统的藏传佛教寺院中的绘

画，其手法概括简练，线条刚健有力，细密明确，

色彩艳丽丰富，并以金、银加以装饰，具有浓厚的

克什米尔细密画的式样。尤其是对供养天女造像

上，除头部、颈部、腰部及四肢有精细的饰件外，

通体赤裸，体态丰满而苗条，姿态各异，均呈“三

折枝”式立于莲台之上，充分体现出女性妩媚、妖

娆、婀娜多姿的异国情调。成为西藏人体绘画中的

经典作品。而在古格后期则吸收了西藏腹地文化及

汉文化的元素，而形成以古格为核心的西藏两部绘

画体系，并带动了整个藏区多元化艺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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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主尊为莲花生大师，印度僧人。8世纪后半期把

佛教密宗传入西藏，藏传佛教尊称他为洛本仁波且

（轨范师宝）、古如仁波天（师尊宝）、乌金仁波且（乌

仗那宝）。通称白麦迥乃（莲花生）。据多罗那他于1610

年所著《莲花生传》所载，约于摩揭陀国天护王时出

生于乌苌国王族。一说系乌苌国英迪拉菩提（印度金

刚乘始祖，著有《秘密集会》）之子。初名莲花光明，

后通晓声明及各种明处，得名莲花金刚。旋又依一真

言阿 黎寂色学事、行、瑜伽三部密法得密号为莲花

生。其后又从瑜伽师乐天及瑜伽母乐持学无上部法。

他入藏的时间，近代学者多方考证，结论不一。据智

慧海王所述年月推算，他于750年由印度启行至尼泊

尔，752年至拉萨，秋季开始建桑耶寺，754年建成。

主尊周围是莲花生大师的传记故事，画面顶部是莲花

生大师的八大神变事迹，画面下部为莲花生所修建的

桑耶寺，其余均为莲花生在藏的度化事迹。特别是画

面的左中部分，一团彩云中的五方佛，是典型的莲花

生的神变事迹，将自己的四肢和头部化为五方佛，从

而折服外道。

莲花生（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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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历史时期，不得不提到与吐蕃相邻的两

夏于朝(公元1038 —1227 年)，在两夏黑水城所

出土的一批唐卡。这批唐卡不仅形制多样，而且所

使用的材料各异，除了用原来的棉布、亚麻布、混

纺布外， 还用汉地的丝绢来作画，而在佛造像上除

了印度、尼泊尔式样外，还让中原佛像与藏式佛像

并存了。

这时期的绘画题材除从吐蕃沿承下来的各类

神像外，还首次以唐卡的形式来独立表现各类历辈

高僧、上师像。并以写实的手法对人的五官、神情

进行深入细微的刻画、表现出人物不同的个性与特

征，如保存于热振寺的公元12 世纪唐卡《阿底峡

与仲顿巴》，以排列有序的千佛作为背景，而让二

位尊者成为画面的中心，并以不同的手印，动作与

神态进行交流；另一幅经典之作，是藏于艾尔米塔

什博物馆的黑水城唐卡《上师像》，上师脸型清瘦，

鼻梁端正，眉眼修长，蕴藏着冷静与智慧，嘴唇薄

而精致，虽然嘴唇上下有须，但却透彻着一种文静

儒雅的大师的气派；另一幅断为宋代的布达拉宫

缂丝唐卡《贡塘喇嘛向像》，虽然面部同样清瘦，但

多了些起伏，虽然眉眼同样修长，但拉近了距离，

虽然嘴唇同样小巧，但多了几分机敏与幽默，极具

亲和力，从而和黑水城的《上师像》拉开了距离，

显示出不同的环境中各不相同的人物特征与精神，

但均是让人崇敬的大师像。可以这样说，从西藏后

弘期开始，独立的肖像画唐卡便开始盛行，并一路

走来，尽管表现手法不一，但始终未曾放弃过对人

物特征的刻画和对内心世界的表达。

古格时期在绘画上的另一大亮点则是一批世

俗题材的问世。如古格城堡壁画《庆典图》、《礼佛

图》、《吐蕃王统图》等，其中《礼佛图》主要表现

古格王室家族与众臣民庆贺大典的场面。特别是表

现了一批身著异域服饰的印度、尼泊尔及中亚的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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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臂大黑天原是印度教的魔神，观音入其神识，故

成佛教之护法，观音之化身。平时随侍观音，具有

息、增、怀、诛四种事业法。

此尊一面六臂，红圆三目怒睁，深色黑蓝，遍体发

出烈火光焰，狰狞无比。身披一张白象皮，象头朝

下，四退搭在双肩和双腿后。最上右手向上抓着象

脚，左手拿三叉戟，中间两只手，右手拿骷髅碗，

左手拿索子，主臂两手拿骷髅碗和月刀。本尊身上

除了象皮，脖子上有青蛇、项链，脚脖和手腕上还

缠着白蛇，象征着把龙王和药叉都降服，腰间围着

虎皮裙，环绕着人头饰。

虽然有六臂，却只有两条腿，右屈左展，跨在一头

仰卧的白象身上，白象左手拿着骷髅碗，右手拿着

大萝卜。据说这象王也是个财神，非常凶暴，后来

被大黑天降服了。

唐卡下面部分是两尊大黑天的眷属神，左边一尊护

法神，右边一尊为吉祥天女。

六臂大黑天（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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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让人注目，从而真实地再现了古格王国的兴旺和

与邻国的密切交往。这些世俗画面有一个共同的特

征，就是在画面上均绘有结跏趺坐于莲台的各类佛

像，而且居于中心位置，可见佛像在古格时期至尊

无上的地位。在一些画面里我们还可看到一些穿着

披风，头披长发，双目圆瞪，以同样的表情，向一

个方向倾斜的妇女，还可以在蓝底上发现如同幽灵

一般的白色动物和人形。最为震撼人心的是一批面

色各异、披头散发、手舞经幡、骑着鹿子，野性十

足的狂奔于沙州上的地方神。其中一位画在残垣断

壁上，坐在一匹蓝色的马上的女神，双眉浓黑、面

无表情、身著阿里土著服饰，似乎把我们带进了那

个古老的时代，那个在七百多年前曾在历史上出

现，而又悄然离去的古象雄王国。[15]所以古格艺术

除印度、尼泊尔、中亚、西亚及汉文化的特色外，

还有士著文化，乃至苯教文化的参与和介入。可以

这样说，古格时期的绘画艺术是在佛教覆灭，吐蕃

王朝消亡后的一段空白时空中走出来的艺术，其

姿态飒爽，作风开放与包容，是其它时期艺术所无

法取代和比拟的。这种特殊的文化现象，随着佛法

的规范、绘画理论的建立及各种画派的产生和传

播，而让古格艺术逐渐走向淡变，而最终成为一段

辉煌的历史载入史册。

三、萨迦时期(13—1 4世纪)

由于在10 世纪以后，藏传佛教经过“上路弘

传”和“下路弘传”，[16]而得以复兴，并呈燎原之势

得到迅速发展，僧人也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此

时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确立，出现了新兴的世

俗领主。在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时，形成很多僧

俗结合的地方势力，其中以萨迦[17]最为强大。此时

在西藏的东北方向，蒙古势力迅速崛起，并不断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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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汉，即“阿罗汉”的简称，梵文Arhat的音译，

汉译为尊者，别译应真，是小乘佛教修行所取得

的最高果位。要达到此果位，须渐次修行四种果

位，罗汉为最高果位。初果为预留果，二果为一

来果，三果为不还果，四果为阿罗汉果。得此果

位者，万行圆成，永脱生死轮回之苦。在艺术表

现上，经常所见的有“十六罗汉”“十八罗汉”“五

百罗汉”等。十六罗汉是释迦牟尼的弟子，佛在

去世之前，嘱咐他们要在佛灭度后，守护佛法，

常住世间，直到未来佛出世之后才能离开世间。

十六罗汉得名称一般都是依据唐玄奘所译《法

住记》中所说。宋元以后，渐渐演变为十八罗汉，

是把《法住记》的作者庆友和翻译者玄奘列入而

成十八之数。

十六罗汉是唐卡绘制的常见主题。

罗汉像（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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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军事扩张。1244 年，阔端派使者迎请西藏最有

威望的萨迦四祖，萨迦·贡嘎坚赞(简称萨班)到凉

州会面。在1247 年，萨班亲笔写书给西藏首领—

—《致蕃人书》，劝说西藏归顺了蒙古，[18]并建立了

以萨迦寺为核心的萨迦地方政权，从此两藏归入了

中国的版图。

这一时期由于萨迦上层的高度重视，致使藏

传佛教艺术迅速发展，日趋成熟，并探索出了一条

属于自己的道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佛教的传播投入了全部热情，大力兴建

寺院并向蒙古和汉地推进，同时也以开放、包容的

心态接纳和引进优秀的外来文化，从而集大成为一

体，将吐蕃传承下来的文化特色与外来文化的因素，

经消融后，衍变成自身的文化，再传播开来。如八

思巴所创的“蒙古新字”即是来源于藏语字母加梵

文的形式，而被元世祖当作“国字”推广。同时把

唐、宋以来的汉地绘画、雕刻中的佛造像，传至藏

区，也将藏地流行的版刻绘画、佛造像传入内地。

二、重视严谨的佛学作风，大量的理论著作问

世，并将“显密教法系统化，确立了自己的教理体

系”，[19]造就了一大批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经

验的“工巧明”高手，如萨迦派第四代祖师萨班·贡

嘎坚赞就著有大量关于绘画技法及佛造像的理论著

作。被元朝廷封为“大元帝师”的第五代萨迦祖师

八思巴不仅精通工巧明理论，而且亲自参与壁画、

唐卡的绘制，并在萨迦南寺亲自绘制了l0余组曼陀

罗图。这种高僧、大德指导，并亲自参与绘画实践

且一直延续下来的作风，是藏传佛教艺术得以迅速

发展的重要保障。

三、在艺术特色上在继承古格绘画的基础上

进行了大胆的突破与创新，出现了在红底上勾金线

的“玛唐”。在金银底上勾线的“舍唐”，尤其是在

黑底上勾金线、点染重彩的“那唐”、极尽庄严、璀

璨而成为表现各类忿怒护法的特殊形式。

在品种上，除布绘唐卡外还有刺绣、缂丝、锦

缎、镶珠等工艺唐卡的出现。同时，还诞生了西藏

绘画史上最早的画派，齐乌冈巴画派，[20] 是由山南

齐乌冈巴画师所创。其特点是在外来文化基础上加

以格式化、规范化，红、黄等暖色调为主，即为庄

重肃穆。这位画师的传世作品现留存于西藏萨迦

寺、四川八邦寺等地，作品内容有：阿底峡师徒像、

萨班画像及各类佛像等，江孜多门塔及青海塔尔寺

等地也存有出于他笔下的唐卡。[21]

四、帕木竹巴时期(15—1 6世纪)

元末，西藏地方政治格局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山南的帕木竹巴政权兴起取代了萨迦政权，成为控

制西藏大部分地区的一个新的西藏地方政权，明朝

对西藏的管理推行“分封多建”的新政策，明成祖

在位时就对西藏敕封了三大法王、五大国师、十大

禅师，涉及到格鲁、噶举、萨迦、宁玛等不同教派

及广大的地域。[ 2 2 ]尤其是宗喀巴大师创建的格鲁

派，异军突起，使藏传佛教及佛教艺术走向成熟和

繁荣，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艺术风貌。最重要的表现

是各类大小画派的创立，其中最主要的是勉塘、钦

则、噶赤[23]三大画派。在地域上遍及西藏、四川、

青海等藏区，而且影响到蒙古、中原等地，在时间

上跨越整整600 多年而延续至今。

勉塘画派是15 世纪中期以后在卫藏地区影响

最重要的画派，是由画师勉塘·门拉顿珠所创，门

拉顿珠于15 世纪初生于山南洛扎县一个叫做勉塘

的地方，自幼聪慧，对绘画有浓厚的兴趣。后来在

萨迦地区遇到了多巴·扎西杰波，[24]师从他作画，

并成当时绘画技法最为纯熟的画师之一。门拉顿珠

不但绘画技艺高超，而且在艺术理论方面卓有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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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绘画理论著作《如来佛身量明析宝论》，[25]在原

有《佛画度量经》的基础上，融合他对佛像艺术新

的理解和审美标准，同时吸收了中原绘画的特色所

创立，成为影响整个藏区的绘画标准和理论依据。

勉塘画派突破了齐乌冈巴画派固定的构图规

律与色彩模式，而让画面丰富与生动起来，主要表

现于：一是将构图分为灭界、圣界、地界，并融入

祥云、山石、花卉、飞禽等自然景物；二是在色调

上偏青蓝，色彩丰富，艳丽而华贵，并在背光上描

绘放射状的金线，服装上画有细致繁缛的图纹；三

是在佛的造型上非常严谨，脸型较方，面部五官较

疏散，带明显的藏式神情与风韵；表现菩萨、度母

的形象，脸型蛋圆形、眼睛细长、鼻子和嘴较小，

衣着华丽，形态优美而生动；在灵光和莲座之后绘

上云彩，云彩自然漂浮，没有固定的形式。

钦则画派于15 世纪中叶，由山南贡嘎岗堆·

钦则钦莫大师所创，这位大师与勉塘巴·门拉顿珠

是同门师兄。[26]此派最大的特点在于善于表现多种

动态，及具有阳刚之美的忿怒金刚和精美绝伦的坛

城图[27]构图上类似齐乌冈巴画派，主尊占画面空

间较大，但是打破了原有的同定方格形排列；在人

物造型上丰富圆润，面部呈方形，眉头稍有弯曲上

翘，鼻梁用白色提亮，五官较集中，身体比例匀称，

形象稳健而跃然舞姿；背光多为卷草图案，分内外

两层；色彩沉着饱满。勉塘派和钦则派的出现，称

为藏传佛教艺术中的“一文一武”，二者相辅相成，

统领着绘画艺术向前推进，并延仲和影口向到十一

面观音海、甘肃、四川以及蒙古等各大藏区，从而

为之前流行于两藏的尼泊尔画风划上了一个圆满的

句号。

噶赤画派始创于1 6世纪下半叶，全1 7世纪

趋于成熟兴盛，由南喀扎两活佛所创建，活佛从小

学习藏义知识，后来学习绘画艺术，师从噶玛巴米

久多吉为根本上师，学习十明学科，[28]有次他到楚

布寺，看见了当时明水乐皇帝赐给的一套依据噶玛

巴德两夏巴到南方传法时出现的景象而制作的缂丝

唐卡，从此他就模仿这套唐卡的风格而开创了一个

新的画派，而称之为噶赤画派。他与后来的唐卡画

师曲扎西、噶雪扎西合称为噶赤“三扎西”。[29]后来

在17世纪时，十世噶玛巴·曲英多杰将此派发展，

融入更多的汉地绘画表现手法与构图形式，使得画

面形神兼备，充满生机，并加强了金的运用，使得

画面富丽堂皇，而受到噶举教派的极力推崇和广泛

使用，被称为噶玛噶智画派。

噶赤画派主要兴盛于藏东地区，由于地理位

置特殊，地缘上与汉地接近，所以受到汉地青绿山

水画的影响很大，在描绘风景和色彩运用方面积极

地吸收了汉地工笔青绿山水画的因素。在佛像造像

上以尼泊尔铜佛像和勉塘画派的《如来佛身量度明

析宝论》[30]为准则，人物刻画则借鉴中原南方画派

风格，面目表情逼真传神；设色偏重青绿，雅逸清

丽；在表现方法上与藏族传统绘画和中原都有所不

同，讲究点染功底，空间用淡彩渲染，自然过渡，

而很少平涂；用线刚劲流畅，以铁线描勾勒人物及

座床，用兰叶描完成衣纹花草。八邦寺《一十八罗

汉像唐卡》是此派的典兹生作品。可以这样说：噶

赤画派最大的贡献在于将汉地的绘画语言与藏区的

艺术形式进行了完美的结合。

五、甘丹颇章时期(17—1 9世纪)

甘丹颇章时期对应中原的清朝。形成于明朝

后期的格鲁派通过在新疆的蒙古和硕特部同始汗借

护教之意，战胜了统治西藏长达200余年的噶举派

势力，在宗教上取得了绝对的优势地位，并在1642

年，建立了政教合一的甘丹颇章地方政权，格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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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五世达赖喇嘛(1617一l 6 8 2年)，受顺治帝

邀请至京朝圣受册封，从此清朝中央政权对两藏行

使主权管辖，这标志着格鲁派在西藏的统治地位得

到了清朝统治者的认可和支持，从而促进了西藏社

会经济发展和文化的繁荣。

这一时期，一是对外进行政治、文化的交流，

并扩大佛教的影响；二是对内广建寺院、庄园和园

林。其中最大规模的是公元1645 年，在五世达赖

的主持下，对布达拉宫的重建和扩建，在这项浩瀚

的工程中召集了全藏区著名的画师，专门从事壁画

和唐卡的绘制。“参加绘制的画师共66名，普通画

匠300 名，经十余年完成”。另有以洛扎巴·坩增

诺布为代表的“勉鲁”画派l60人，以索朗曲曾为

代表的“钦鲁”派画师68人，共计228人。[31]由于

画工队伍的发展壮大，各类画会组织也伴随成立，

并在拉萨组成“宋穷”“冲肖”二大绘画坊，在大

昭寺二楼开辟了由官方扶持的“角楼画室”，并在

此基础上发展成为“拉日百吉度”的半官方绘画行

会。从而进一步提高了画师的作用和地位，并促进

了藏画艺术向着高水准方向发展。

由于画师队伍的空前壮大及专业水准的提高，

不仅给布达拉宫墙面留下了无数的经典画面，而且

数以万计的唐卡也遍及西藏高原，如收藏于后藏扎

什伦布寺的《无量寿净土图》，甘肃拉卜楞寺的《十

一面观音唐卡》，康区八邦寺的《噶举历代高僧唐

卡》，及青海塔尔寺、甘肃拉卜楞寺、卓尼寺所藏

的若干巨幅唐卡。

这里特别需要提到几幅极具历史价值、艺术

价值和影响力的唐卡：一、彩绘唐卡《五世达赖肖

像》，上方画五世达赖肖像，下方绘吉祥天母护法

像，正中书蒙藏二种文字，落款盖有“清世祖册封

五世达赖喇嘛之印”；二、悬挂于布达拉宫萨松朗

吉殿的彩绘唐卡《乾隆皇帝像》，画中皇帝身着比

丘金刚装束，头戴班禅修行帽，右手持莲花，结跏

趺坐于莲花台上，从而让清乾隆皇帝画像首次以

唐卡的形式出现；三、北京雍和宫收藏的《如意宝

树佛本生传》唐卡组画41 幅。这是七世达赖喇嘛

敬给乾隆皇帝的唐卡，绘有释迦牟尼108 段佛本

生故事，并在画上有殊胜祝词和达赖喇嘛的画像；

四、最具影响力的是布达拉宫所藏的二幅《无量光

佛》锦缎唐卡，长约55.8米、宽约46.8米，每逢

一年一度的展佛节时，从白宫墙面悬挂下，而震撼

人心。

在这一历史时期特别值得重视的是绘制了一

大批科技唐卡，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如《天文历算图》、《天体运行图》、《九宫八卦图》

等，唐卡内容多数是在汉文化思想的基础上融入藏

文化认识与观念，而自成体系，并以特殊的艺术语

言进行图像表述成为藏民族对宇宙、时辰、乃至命

运进行认知的依据。其中最具科研价值的是《四部

医典》系列医学唐卡，称之为“门唐”，这是1703

年由第巴·桑结嘉措主持，由“勉塘派”著名画师

洛扎·丹增罗布绘制，主要是对藏医学的病理、诊

断以及各类药物和医疗器械进行图示，难得的是在

《人体结构图》中对人体比例及心脏的结构和位置

的准确描绘而让人惊叹，不得不佩服作者敏锐的观

察力和艺术表现力。

总的来讲，藏族唐卡艺术在公元7世纪随着佛

教传入西藏而缘起，后来随着佛教、苯教的斗争，

直至吐蕃王朝的覆灭而走向低谷。直至公元1 0世

纪以后随着佛教的复兴而崛起，呈现出多元化的艺

术格局，并开始在多种外来文化的影响上探索着一

条新的道路直到公元1 3世纪萨迦时期，西藏唐卡

艺术才趋于成熟，才真正在理论的指导下，在高

僧、大德的参与下，以自身的艺术语言来进行有序

的发展和向外传播。到公元1 5世纪，随着格鲁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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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的创立，各种画派相继诞生，创作思想极为活

跃，涌现出一批理论和实践兼备的唐卡大师。致使

唐卡艺术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局面。而唐卡艺术的兴

旺盛世是在1 7世纪五世达赖时期，尤其是布达拉

宫的扩建，各种绘画组织的成立，画工队伍的壮

大，各种画派的发展与成熟，并创作出大量的艺术

精品而让唐卡艺术空前繁荣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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